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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诗词中的方音现象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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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结合方言学界对毛泽东母语的研究成果，可以客观地分析毛泽东诗词中的方音押韵，这种方音押韵是毛泽
东著作中方音现象的体现。毛泽东诗词中的方音押韵可以分为两种情况：一是不自觉的运用，具体表现在他的格律诗

上。二是自觉的运用，具体表现在他的词作上。毛泽东在诗词中运用方音押韵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，但更是他为了

追求表情达意的效果，自觉运用方音的表现。毛泽东在诗词中按方音押韵的做法，体现了写传统诗词应该以现代口语的

语音体系来押韵的正确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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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坚《毛泽东著作中的方言现象》一文分析和探讨了毛泽东著作中的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两类现

象［１］２９４－３１０。如果说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主要存在于毛泽东著作的散文（以《毛泽东选集》新四卷为代

表）之中的话，那么方言语音则主要出现于毛泽东的韵文中。由于韵文形式的古典诗词对韵脚往往有

严格的要求，而毛泽东诗词中的有些韵脚有出韵的现象，其中有些出韵就是方音押韵的情况，这为我们

考察毛泽东诗词中的方言语音现象提供了一个切入点。

毛泽东诗词中方音押韵的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，如张涤华《毛泽东诗词的语言分析》指

出：“毛泽东填词……间用方音为协。”［２］此后王臻中、钟振振主编的《毛泽东诗词鉴赏》、苏桂主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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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毛泽东诗词大典》、刘金琼编著的《毛泽东诗词格律研究》等都对此有所论及。但这些论著大都只是把

毛泽东诗词中的方言笼统地表述为“湖南方言”，而湖南方言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①。语言学的发展告

诉我们，不论是一种语言还是方言，它的语音是个比较封闭的系统，有整齐的规律，不太容易受到外来因

素的影响，因此，我们认为将毛泽东的母语———韶山话作为参照系来考察毛泽东方言的语音是切合实际

的。本文试图结合方言学界对毛泽东的母语———韶山话的研究成果，客观地分析毛泽东诗词中的方音

押韵，并对毛泽东使用方音押韵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。韶山话语料来源于曾毓美《韶山方言研究》

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９９年出版）。鉴于毛泽东诗词的版本，为数甚多，所收录的诗词数量也不一，
比较而言，１９９６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《毛泽东诗词集》（收录诗词共６７首，
其中格律诗２９首，词３３首，其余５首为拟古诗和杂言诗）权威性最强，故本文选取该著作作为考察
的对象。

１　毛泽东诗词中的方音现象分析
今人作旧体诗词大多恪守平水韵和戈载的《词林正韵》，毛泽东诗词大都如此，但亦有例外，这些例

外就是所谓的“出韵”，我们探讨毛泽东诗词中的方音押韵现象正是从这些“出韵”入手的。“出韵”的

情况是多样的，但属于“出韵”情况之一的方音押韵应该出现于以下两种情况：（１）不依平水韵，也不依
《诗韵新编》，但依今韶山话可通押；（２）不依《词林正韵》，语音史上也无通押先例，但依今韶山话可通
押。笔者将《毛泽东诗词集》中的６７首诗词考察后发现，毛泽东诗词中以下６首存在方音押韵现象，现
逐一分析如下。

（１）《五律·看山》韵脚字：峰、空、风、人、鹰
按：“峰”属上平声二冬，“空”、“风”同属上平声一东，冬、东两韵属邻韵通押。“人”属上平声十一

真，“鹰”属下平声十蒸，此两韵不通押，与前冬、东两韵亦不通押。若依《诗韵新编》，“峰”、“风”、“鹰”

同属十七庚韵，“空”属十八东韵，“人”属十五痕韵，庚、东属邻韵通押，庚、痕两韵可以通押②，但庚、东、

痕三韵绝不通押。韶山话读音：峰ｎ３３；空ｋ‘ｎ３３；风ｎ３３；人ｉｎ１３；鹰ｉｎ３３。各韵脚字的韵腹相同或相
近，韵尾相同，可见此篇用韶山话取叶。

（２）《临江仙·给丁玲同志》韵脚字：城、新、人、兵、东、军
按：“城”、“兵”同属词韵第十一部，“新”、“人”、“军”同属词韵第六部，两部可通押。宋词中已有第

六部、第十一部通押的情况，如宋代张炎《梅子黄时雨》“隐、影、病、景、艇”。“东”属词韵第一部，不与

第六部、第十一部通押。韶山话读音：城ｄｎ１３；新ｓｉｎ３３；人ｉｎ１３；兵ｐｉｎ３３；东ｔｎ３３；军ｔｕｎ３３。各韵脚字的
韵腹相同或相近，韵尾相同，可见此篇用韶山话取叶。

（３）《如梦令·元旦》韵脚字：化、滑、下、画
按：“化”、“下”、“画”同属词韵第十部，“滑”属词韵第十八部，两部不可通押。韶山话读音：化

ｈｕａ５５；滑ｕａ５５；下ａ３１；画ｕａ３１。各韵脚字的韵腹相同，可见此篇用韶山话取叶。
（４）《清平乐·会昌》下片韵脚字：峰、溟、葱　
按：“峰”、“葱”同属词韵第一部，“溟”属词韵第十一部，两部韵母相距甚远，不可通押。韶山话读

音：峰ｎ３３；葱ｔｓ‘ｎ３３；溟ｍｉｎ１３③。各韵脚字的韵腹相同或相近，韵尾相同，可见此篇用韶山话取叶。
（５）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韵脚字：闻、重、动、城、隆、遁

３１

①

②

③

湖南省的汉语方言主要有湘语、西南官话、赣语、客家话以及未分区的非官话方言———土话和乡话，而且这些方言内部还可以分

片和小片，而湘潭话和韶山话也是有别的（前者属湘语长益片长株潭小片，后者属湘语娄邵片湘双小片）。（参看陈晖、鲍厚星《湖南省的

汉语方言（稿），《方言》２００７年第３期》）
《诗韵新编》指出，“痕、庚二韵，历来绝大多数是泾渭分明，互不相通。但宋代名家诗词中实行通押的已有前例，今人更少拘检。

故通押与否，悉由作者自便。”（参看《诗韵新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新２版，凡例第３页）
溟ｍｉｎ１３，加星号的读音是根据韶山话的语音演变规律合理构拟的，该字在韶山话口语中不常用。下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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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：需要指出的是，毛泽东在本篇中采用一种特殊的押韵方式———“平仄互叶”，“平仄互叶”是指在

一定的位置上，由同一韵部的平仄间用。“闻”属词韵第六部，“重”、“动”同属词韵第一部，故不属同一

韵部的“平仄互叶”。“城”属词韵第十一部，“隆”属词韵第一部，“遁”属词韵第六部，也不属同一韵部

的“平仄互叶”。但韶山话中，本篇符合“平仄互叶”的押韵方式。韶山话读音：闻 ｕｎ１３；重 ｄｎ１３；动
ｄｎ３１；城ｄｎ１３；隆ｎｎ１３；遁ｄｕｎ３１。各韵脚字的韵腹、韵尾均相同，可见此篇用韶山话取叶。

（６）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韵脚字：头、留、进、仇、愁、动
按：“头”、“留”同属词韵第十二部，“进”属词韵第六部，故不属同一韵部“平仄互叶”。“仇”、“愁”

同属词韵第十二部，“动”属词韵第一部，也不属同一韵部“平仄互叶”。韶山话读音：头 ｄｕ１３；留 ｌｉｏ１３；
进ｔｓｉｎ５５；仇ｄｕ１３；愁ｄｚｕ１３；动ｄｎ３１。可以看出，各韵脚字韵母相同或相近。也就是说，按韶山话吟诵
全词，就基本符合词韵“平仄互叶”的情况了，其韵味是大致和谐的。

此外，有学者认为《菩萨蛮·大柏地》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也是方音押韵。如钟振振认为《菩萨

蛮·大柏地》：“‘紫’、‘舞’本不在同一韵部，这里是用方音取叶。”［３］７０刘金琼也同意钟氏的观点［４］１１６。

按：《菩萨蛮·大柏地》上片第一句的韵脚字为：紫、舞。其中“紫”属词韵第三部，“舞”属词韵第四部，

两部虽韵部相邻，但读音相去甚远，故不可通押①。韶山话读音：紫ｔｓ４２；舞ｕ４２。两字韵母也不相近，不
可相押。由全句“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谁持彩练当空舞？”可以看出，毛泽东显然是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

（颜色词属专有名词，无法更改），不以韵害意，而采用两字相押，虽然不尽完美，但也无伤大雅。因此笔

者认为，把“紫”、“舞”视为方音押韵是牵强附会的，倒不如看作是押韵稍宽更为妥当②。

又，邰宇春、施长洲认为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各韵脚字“本不在同一韵部，这里是用方音取

叶”［３］１７８。刘金琼则认为“方音取叶”的观点是“曲为回护，似不足取”［４］９９。按：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的

韵脚字为：柳、九、有、酒、袖、舞、虎、雨。其中“柳”、“九”、“有”、“酒”、“袖”同属词韵第十二部，“舞”、

“虎”、“雨”同属词韵第四部，两部不可通押。韶山话读音：柳ｌｉｏ４２；九ｔｉｏ４２；有ｔｓｉｏ４２；酒ｔｓｉｏ４２；袖ｓｉｏ５５；舞
ｕ４２；虎ｕ４２；雨ｙ４２。“柳、九、有、酒、袖”五字韵母相同，“舞、虎、雨”三字韵母相同或相近，但前五字与后
三字韵母不相近，不可通押。其实，毛泽东自己已注意到了这首词的出韵现象，因此他专门作了批注：上

下两韵，不可改，只得仍之。刘金琼说：“毛泽东所作诗词继承传统，严守法度，但又不为所囿，敢于突

破，不以词害意，不因韵害意，此为适例。……我们今人作词，用旧词韵，或押方音韵，或稍有出韵，是不

必苛求的。”［４］９８－９９刘氏所言极是。

综上，毛泽东诗词中有１首格律诗、５首词存在方音押韵现象。

２　如何理解毛泽东诗词中的方音现象
客观说来，人们对毛泽东诗词中音韵格律的运用有不同的评价。如一位老词人就认为“毛泽东诗

词的意境、气势和眼界都了不起，只是不太会韵律。”［５］８９－９０

其实，毛泽东是很重视音韵格律的。１９７５年夏天，他与身边读书的芦荻谈到诗词时说：“搞文学的
人，还必须懂得和学习语言学，学习音韵学，不学音韵，想研究诗歌和写诗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”③毛泽东

还对词学家冒广生说：“旧体诗词格律过严，束缚人的思想，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，但老一

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，不论平仄，不讲叶韵。还算什么格律诗词？掌握了格律，就觉得有自

由了。”［５］８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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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第三、第四部字（轻唇字除外）通押的情况在宋词中也有发现，如晏几道《虞美人》“处、坠”；张先《庆春泽》“倚、絮、气、水、寄、

里、闭、起”；柳永《诉衷情近》“处、翠、起、里、倚、醉、际、里、睇”等，但王力（２００３）指出“轻唇字除外”，“舞”属轻唇音微母字，故不符合这
种通押情况。（参看王力《王力词律学》，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，第５５页）

这首词的韵脚字“紫”、“舞”相押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老湘语的“支微入鱼”现象，其实“支微入鱼”是指止摄合口三等字读如遇

摄合口三等字。“紫”属止摄开口三等上声纸韵字，“舞”属遇摄合口三等上声闒韵字，故不符合“支微入鱼”的情况。

杨建业：《在毛泽东身边读书———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》，《光明日报》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９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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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曾花大功夫刻苦钻研诗词音韵。上海文瑞楼石印的《诗韵集成》、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的

《增广诗韵全璧》、清版木刻及石印本《新校正词律全书》和《随园诗话》中有关音韵的段落，他都精心批

阅过。不但折了许多书角，还用各种颜色笔迹划了圈记［６］１４２－１４５。

因此，笔者认为把毛泽东诗词中的出韵现象（含方音押韵）归结为他“不太会韵律”的说法是不符合

事实的。王力曾说：“毛主席的诗词，一方面表现出毛主席精于格律，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并不拘守格

律。”［７］１３２赵朴初也说：“在格律方面，毛主席的诗词一般是谨严的，但他绝不为格律所束缚。”［５］９０王、赵

两位先生的评价，既符合毛泽东诗词的实际，又符合毛泽东的追求和性格。他不甘束缚的天性和激昂澎

湃的诗情，使他在创作中常常打破常规，在诗词写作中，适当运用方音押韵就是表现之一。

而对于毛泽东的诗词用方音押韵，有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：“毛泽东同志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，

通晓古诗词韵律，不会不注意到这些，这里面有什么缘故呢？笔者认为，这是出生并成长在湖南农村，从

小接受湖南地方教育的毛泽东同志，在普通话还没有专门界定和普及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地运用湖南地方

方言创作诗词而造成的结果。”①

诚然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，全国的语音规范化还是个长期的问题，尤其是各种方音仍在广泛流行，而

“毛泽东本人是湘潭人，湘语是其母语，这对毛泽东的语言运用自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。”［１］２９５但通晓

诗词韵律的毛泽东为何在创作诗词的时候，怎么还会“不知不觉地运用”方言押韵呢？

前面我们已经分析出，毛泽东的方音押韵只出现在 １首格律诗，其余 ５首均为词。怎么理解
《五律·看山》这首格律诗的方音押韵呢？需要指出的是，毛泽东一生很少做五律，据他自己所说，是熟

谙词调而疏于律诗的缘故。他在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１日给陈毅的信中说：“你叫我改诗，我不能改。因我对
五言律，从来没有学习过，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。……因律诗要讲平仄，不讲平仄，即非律诗。我看

你于此道，同我一样，还未入门。我偶尔写过几首律诗，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
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

（笔者注：着重号为原

文所加）。”［８］３３５我们认为，同时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诗词成就最高的两位代表，毛泽东这些对

一起出生入死、患难与共的战友说的话，恐怕不是自谦之词。但尽管如此，这也不是毛泽东选择方音押

韵的理由，他毕竟是通晓诗律的，不会去写自己认为“不讲叶韵”的格律诗（因为格律诗是不允许用方音

押韵的）。这种情况下，笔者同意毛泽东“不知不觉地运用湖南地方方言创作诗词”的观点。换言之，毛

泽东应该是一种不自觉的运用方音押韵。一方面这些韵脚字在韶山话读音押韵比较和谐，另一方面，这

些韵脚字虽在韵书里不通押，但在普通话里读音也还是比较接近的。毛泽东这首五律为了追求诗的意

境及其艺术魅力，在不特别违反格律的情形下而采用这些韵脚字是可以理解的。

那么，毛泽东的《临江仙·给丁玲同志》等五首词是否跟《五律·看山》这首格律诗同为不自觉的运

用方音押韵呢？其实，词是可以按照口语押韵甚至方言押韵的［９］３９１。清人毛奇龄认为：“至于入韵，则信

口揣合方音俚响，皆许入押。”［１０］５６８－５６９从宋词的押韵情况来看，毛奇龄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。由于词不

是科举应试的作品，没有统一规定的官韵，只是根据当时的实际语音来押韵，虽然要受到诗韵的影响，但

是要比诗韵要宽。在发展中，词韵是越来越宽，可以按照用诗韵或各杂方言随意取押。这样的看法很普

遍。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认为：“考填词莫胜于宋，而二百余载，作者云兴，但有制调之文，绝无撰韵之事。

核其所作，或竞用诗韵，或各杂方言，亦绝无一定之律。”但是这也招来了许多批评。清人戈载就指出：

“宋人词有以方言为叶者。如黄鲁直《惜余欢》阁合同押，《林外洞仙歌》锁考同押，曾觌《钗头凤》照透

同押，刘过《辘轳金井》
"

倒同押，吴文英《法曲献仙音》冷向同押，陈允平《水龙吟》草骤同押，此皆以土

音叶韵，究属不可为法。”又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论宋人赵长卿《惜香乐府》说：“如卷二中《水龙

吟》第四阕，以了、少、峭叶昼、秀。纯用江右乡音，终非正律。”今人宛敏灏则指出：“词的押韵，可以按照

词韵，也可以按照社会上通常的口语、根据当时的实际语音来押韵的、甚至方言押韵。”［１１］１３３词开辟了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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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姚文初：《毛泽东诗词韵脚的方言特色———从〈菩萨蛮·黄鹤楼〉韵脚说开去》，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３日博客ｈｔｔｐ：／／ｂｌｏｇ．ｓｉｎａ．ｃｏｍ．ｃｎ／
ｙｗｃｈ１９６８１０３０。笔者注：姚文初为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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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方言押韵的方法。如“廉纤细雨连天远，沙窗不隔斜风冷”（［宋］邓肃《菩萨蛮》）就以“远”和“冷”相

押。事实上，当时的词人特别是来自于南方的词人大都讲的是方言，是很难避免方言押韵的。

因此，毛泽东在词中运用方音押韵，并不能说明他突破了词的格律，而是他对前人写词用方音押韵

的方法的继承而已。如果说《五律·看山》这一首格律诗用方音押韵是毛泽东不自觉运用的话，那么

《临江仙·给丁玲同志》等五首词用方音押韵，则是毛泽东有意为之了。这一点和刘坚分析《毛泽东选

集》新四卷中的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，即“从语用价值看，毛泽东著作中的方言

现象，绝大部分是自觉的运用，……但是也有极少数的用例为不自觉的运用，纯属方言习惯的无意识流

露。”［１］３０２由于词的格律比诗要灵活，押韵范围更广，如果适当用方音押韵，会更方便表情达意，因此毛泽

东对词这种文学形式表现出了他的偏爱，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说：“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，我则对于长

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。”［８］３３５

３　结语
以上全面分析了毛泽东诗词中的方音押韵。研究结果表明，可以确定属于方音押韵的有６首，而其

中属毛泽东自觉运用方音押韵的有５首，这在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总量中，所占比例虽然很小，但仍然值
得我们重视。它是毛泽东在诗词写作中对“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”的追求

的重要表现。毛泽东在诗词中“按方音押韵的做法，体现了写传统诗词应该以现代口语的语音体系来

押韵的正确方向。……如果说毛泽东的某些作品的押韵受方音的影响，有其社会历史原因，不足奇怪；

那么，在提倡推广普通话的今天，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的历史要求，我们就没有必要也

不应用方音来押韵了。”［１２］１０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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